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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昨往事如昨

这世上有两种东西不可触摸，一种
是记忆，一种是相思。1992年刚踏上
工作岗位不久便迎来的第一次成人高
考的往事，仍时时在我脑海里闪现。

为了这次特殊的高考，我把所有考
试相关的书本资料准备好，每天下班
后，在人多事乱的集体宿舍里，逼着自
己静下心来复习功课。记得《陋室铭》
中的一段文言文翻译，我理解不透，心
烦意乱地走出宿舍，在厂区院内散步，
凝望明月，默默思量背诵。

后来，多亏了工会的王师傅，给我
提供了一间“弹丸之地”——洗相片的
暗室，让我有了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在这间密不透风、没有窗户的暗室里，
我独自度过了数不清的日日夜夜。晨
钟暮鼓，酷暑严寒，这间小小的房间留
下了我努力学习的身影。

数学是我的弱项，遇到不懂的问
题，我会及时请教技术科新分配来的大
学生们。那时，小高对我的帮助最大，
他是从南方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分配来
的，高大白净，儒雅有学问。他教得特
别耐心细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条理
清晰。通过小高的帮助讲解，我的数学
成绩提高了好多。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迎来了
1993年5月的全国成人高考。在考试
的前一天，我背着沉重的书包，提前坐
车到了龙口中心小学考点，在附近一个
小旅馆住了下来，把考试的科目逐科复
习。第二天考试时，一人一桌，两个老
师监考，特别严格。经过两天的紧张考
试，第三天早晨，我坐车返回了工作单
位。现在想想，当时只有18岁的我，心
中如果不是怀揣着梦想，哪能有那么大
的胆量，只身一人去外地赶考呢？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迎来了查分
时刻。我去烟台市成人教育中心查分
数，进了办公室，报了自己的准考证号
码后，心一直怦怦直跳，手心都出汗
了。当工作人员报出我远超分数线的
总分后，我当时就跳了起来，欢呼雀跃
地飞出了门。我填报的志愿是烟台师
范学院（今天的鲁东大学），当收到录取
通知书的时候，枝头仿佛传来喜鹊的欢
快鸣叫声，多少个日日夜夜的埋头苦读
啊，终于如愿以偿！

1993年暑假，在此起彼伏的蝉鸣
声中，18岁的我迈进了烟台师范学院的
大门。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
机会，暑假里顶着炎炎烈日，从市里骑
自行车一天往返两次去学校上课。经
过三年寒、暑假的奔波忙碌，我终于拿
到了烟台师范学院文秘函授专业毕业
证书。那张毕业留念的全班合影照片，
至今依然保存在我的相册里，散发着岁
月的光芒。

这段成人高考和学习经历，一直刻
在我的心坎上，像一束光彩夺目的光，
照耀着我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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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名烈士寻亲找家为无名烈士寻亲找家
郑伟基

成人高考记忆
杨文革

荒凉的无名烈士墓地
1970年新年过后，我从原济南军区

炮八师潍北军垦农场大学生连，分配到
菏泽城南乡下一所中学任教。那年清明
节前夕，校革委会副主任郭子祥交给我
一项任务，让我准备一篇讲稿，在清明节
给烈士扫墓时，代表全体师生致辞。

烈士墓地在学校东南约1公里的张
和庄。全校师生列队来到张和庄村西，
那里是一片柿子林，间或少量杏树，杏花
正盛开。树林西边有一片坟茔，紧靠西
边古老的赵王河，就是烈士墓地。墓地
里长满了荒草，散落着几十座不规则的
烈士墓，据说全是无名烈士，坟茔很小，没
有墓碑。墓地四周没有围墙，也无专人
管理，见此情景，我内心不免有几分哀伤。

扫墓回来以后，我内心产生一连串
疑问：这里曾发生过什么战事？亲人知
道他们长眠于此吗？能不能为这些无名
烈士寻亲找家？

后来我结婚了，妻子的娘家就在当
地的桑庄。桑庄在赵王河西面，离张和
庄仅1.5公里的路程。我向岳父打听无
名烈士的事迹，他只记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在北面菏泽城打了一场大仗，
牺牲了不少解放军，抬到张和庄葬了，具
体情况说不清楚。我班有两个学生是张
和庄的，我向学生家长打听，他们说那时
候年龄小，什么也不记得。

从此，在我心底埋下了沉甸甸的不
解之谜，直至十几年后我调回烟台工作，
为无名烈士寻亲找家的想法，一直萦回
在我脑际。

再访烈士陵园收获大
时空进入21世纪，有一年，我陪老

伴回菏泽老家探亲，故地重游，感慨万
千。除了菏泽城乡的巨变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外，寻访张和庄烈士墓地更使我
惊喜不已。

张和庄的烈士墓地已整修成烈士陵
园，我在亲戚和往日学生的带领下，前往
瞻仰。陵园修建得很壮观，里面埋葬着
170位革命先烈，其中有原华东野战军
第八纵队23师的136位无名烈士，烈士
墓前都立了石碑。

当我看到一座合葬墓时，禁不住潸
然泪下。它是一座79位无名烈士的合
葬墓，墓碑上镌刻“无名烈士公墓”六个
大字，下面的碑文是：“此处埋葬着七十
九名为解放菏泽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不
知家在何方，姓甚名谁，但为了人民的解
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人民永远怀念
您，无名烈士最伟大！”

在烈士纪念馆里，我得知了136位
无名烈士的事迹。1947年，国民党军队
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
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2月，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统一整
编为华东野战军。7月，我军由战略防
御转入战略反攻。8月，在山东的华东
野战军一分为二，组成东线兵团和西线
兵团。东线兵团在许世友和谭震林的指
挥下，留在内线作战；西线兵团在粟裕指

挥下，西出津浦路进入鲁西南地区，转入
外线作战，以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
山。由原鲁中军区主力部队整编的华野
第八纵队，被编入西线兵团。

1947年12月28日晚，第八纵队由
定陶一线向菏泽城奔袭，完成对敌包围
后，发起攻城战役。第八纵队23师67
团是正面攻城的主力，当冲击到第三道
战壕时，受到敌人密集火力压制，伤亡惨
重。当时，负伤和牺牲人员都被送到设
在城南张和庄的战地医院。据时任张和
庄村干部的王书义回忆：“当时满街全是
伤员，到处是血。轻伤员包扎一下，就抬
到后方去；已阵亡和重伤不治牺牲的，就
地埋在村西北角赵王河沿。烈士都是白
布裹身，曾有几十具尸体掩埋在一个大
坑里。”

由于战况紧急，12月31日黎明前，
在张和庄赵王河畔，67团的官兵们列队，
向刚隆起的坟茔行完最后的军礼，便忍
痛告别自己的战友，匆匆踏上新的征程。

这些无名烈士所属部队去向何方？
1949年2月9日，在安徽蚌埠以东的临
淮关，华野第八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26军。1950年11月，该军跨过
鸭绿江入朝参战。1952年6月从朝鲜回
国后，便一直驻守在胶东半岛。至今，军
部军史馆里，仍保存着菏泽战役的史料，
以及当年阵亡烈士的花名册。

为无名烈士找“家”
2019 年，媒体上的一则报道令我

喜出望外。菏泽张和庄村有一位退伍
老兵张景宪，对军人有特别的情怀，自
2008年开始，就为陵园里的136位无名
烈士找“家”。10多年来，他寄出1000
多封信件，寻找英烈线索。在莱阳驻军
和社会各界的大力协助下，先后有30
位无名烈士找到了“家”，其中有一位蓬
莱籍的“活烈士”阎守光，他就是蓬莱北
沟镇阎家村的阎寿光，当年入伍登记时
误写为“阎守光”。

当找到阎寿光时，他已是五世同堂
的98岁老人了。1947年9月，已有3个
女儿的阎寿光，在蓬莱大参军热潮中胸
戴大红花光荣入伍，3个月后便随部队
参加了菏泽战役。因在战斗中负伤被转
移至后方，部队清点人员时误将其列入
阵亡名单，并向蓬莱老家寄送了阵亡通
知书。后来，阎寿光在野战医院伤愈后，
辗转回到部队，于1953年复员回家。

当年，我以在菏泽的见闻及后来收
集的史料为素材，撰写了一篇文稿发到
互联网平台上，题为《他们究竟是谁》。
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目前仍有43位
姓名、家庭住址不详的烈士未能归根。
43人中，30岁以上的11人，最大者39
岁，20多岁的25人；20岁以下的7人，最
小者仅17岁。他们不负韶华，为人民的
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其
中有一位令我关注的蓬莱籍烈士时成
伴，石金河人，19岁。蓬莱的乡亲如有
人了解他的有关信息，请与笔者联系。”
后面注明了我的联系方式。

此后，我便参与了在蓬莱寻找“时

成伴”的活动，并到其老家进行了深入
采访。

五十年谜底终解开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社会各方的共

同协助，寻访工作终于有了结果。原来，
26军的烈士名册，由于填写于战争年代，
时成伴的名字和住址均有误。经查证比
对，“蓬莱县石金河”实为“蓬莱县时金河”
村，在今大柳行镇；“时成伴”实为“时从
畔”，“19岁”是其参军时的虚岁。可惜老
人已过世了，家中有弟弟时从团和儿子
时连纯。

时从畔，1929年出生于蓬莱县时金
河村。1947年初，刚满18周岁的时从
畔与本村五六名青年一起参加了解放
军，转战到鲁中地区。

是年12月28日晚，时从畔随主力
部队参加菏泽战役。战役结束后，时从
畔“牺牲”的噩耗传到老家，全家人悲痛
万分。在政府和村民的帮助下，在村外
山坡上为他修了一座衣冠冢。没想到半
年以后，又从部队传来消息，说时从畔还
活着，家人将信将疑，只好把坟墓扒掉。

“父亲复员后，我听他讲述了‘牺牲’
的经过。”时从畔的大儿子时连纯后来回
忆道，“他在战场上被炮弹击中，当场昏
了过去。过了一天一夜，才慢慢苏醒过
来，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当时是怎么被
救下来的，他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

时从畔伤愈后又返回原部队。
1949年2月9日，他所在的华野第八纵
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6军。
1950年，时从畔随26军开赴朝鲜参加
抗美援朝。

时从团老人是时从畔的亲弟弟，他
说自己听得最多的，就是哥哥讲述在朝
鲜战场的经历和见闻。时从畔随大部队
于11月 19日由吉林辑安（今集安）入
朝，过冰河时棉裤结冰冻直了，腿不能打
弯，挪不动步，人站在冰水里像一根木
柱。敌机天天在头顶上轰炸、扫射，投下
的炸弹有高爆弹、汽油弹、子母弹、定时
炸弹。

时从畔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
“三八线”防御战和金化、平康、五圣山防
御战。从长津湖到汉江边，从“三八线”
南北到平（康）金（化）前线，他用双脚丈
量了朝鲜万里征途。

有一天晚上，时从畔在山顶上放哨，
突然一声枪响，子弹飞过来从他的脊梁
和背包间穿过去。他立刻下意识地卧
倒，并向开枪方向射击。回头看一下背
包，被子弹打穿一个洞，幸好没有受伤。
事后他跟战友打趣说：“前几年在国内没
当成烈士，这次在朝鲜又捡了一条命。”

1952年6月，时从畔随部队从朝鲜
回国，1955年复员回到家乡，生育4个
子女，过着平淡的农村生活。他8年多
的军旅生涯，有6年多是在战场上，多次
负伤，死里逃生，浑身伤痕累累。他曾4
次立功，但为人低调，从不在人前炫耀，
也从不向政府索取什么。

2006年，老英雄时从畔去世，享年
77岁。


